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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青县马厂镇王维屯村的幸福院，
一下子就被老人们的笑脸感染了。这些七
八十岁的老人们，正和院长杨德银坐在一
起聊天，脸上的笑容灿烂纯净，发自心底
深处。他们身后的墙壁上，“陪伴是最长
情的告白”几个红色大字分外醒目。这些
文字不仅印在幸福院的墙壁上，也刻在工
作人员们的心头。

从 2011年至今，王维屯幸福院已创
办 10年。靠着当地民政部门和爱心企业
的支持，18名孤寡老人在这里享受到家
的温暖，感受到晚年生活的尊严。

拿出自家房建起幸福院

说起幸福院，王维屯村党支部书记杨
宝良想起了自己的五叔。五叔没结过婚，
一天上午，他去看望五叔，一进门，老人
翘着二郎腿躺在炕角上，一副慵懒的表
情。他问：“五叔，太阳这么高了，咋还
不起床？”五叔答：“一个人，起来干啥？
啥时饿了，啥时再起吧！”

孤寡老人就这样生活？杨宝良又去村
里另一位孤寡老人邓宝山处探望。邓宝山
的处境，令他心酸：屋子里破破烂烂，冷
锅冷灶，一天只吃两顿饭，还经常凑合
……

“要是弄个敬老院，让老人们住进
来，一日三餐有人管，那该多好！”杨宝
良想。

此时，民政部门正进行农村幸福院建
设，杨宝良的想法与此不谋而合。幸福院
选址时，杨宝良说：“就用我家的房子
吧！”杨宝良的妻子做生意多年，家庭条
件不错，正有一处楼房空着。有人劝他：

“别的村幸福院用的都是村‘两委’的房
子，你干吗非用自家房子？”他说：“我早
就想好幸福院怎么搞了。村‘两委’的房
子没那么大，老人们住不开。”

在杨宝良心里，幸福院不仅要让老人

幸福一时，更要让老人们从此幸福一
世。民政部门为幸福院提供项目资金 5
万元，这些钱用来打造杨宝良心目中的
幸福院，还有很大缺口。怎么办？他又
一次游说妻子和村里其他的企业家们。
在他的努力下，沧州华凯房地产有限公
司、青县天宇电子机箱有限公司、沧州成
浩化妆用具有限公司各捐5万元，2011年
8月24日，王维屯村的幸福院轰轰烈烈地
办起来了。

十年付出只为更好地陪伴

幸福院迎来了孤寡老人，问题也接踵
而来。

特殊的生活经历，让这些老人有各
种各样的小毛病：有的说话带脏字，有
的不讲卫生，有的猜疑心强，自己放丢
了东西，还总是怀疑别人……原本“一
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一群人生活在一
起，相处之难可想而知。把这些老人拢
在一起，照顾好他们，可不是一件容易
事。

杨德银整整陪伴了老人们10年。
2011年幸福院刚创办时，57岁的杨

德银就被村里请来当院长。他人好、心
细、文质彬彬、不嫌脏嫌累。有个孤老
汉，从来没洗过脚。杨德银给他洗脚、洗
袜子、刷鞋，让他里里外外焕然一新。

“开始不让洗，说啥也不脱鞋、脱袜子，
头一回给他洗脚，急得我出了一身汗。”
杨德银说，开始和老人们相处，特别不适
应。你认为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就是不理
解、不配合，耍起脾气来，要么破口大
骂，要么抬手就打，经历的委屈多了去
了。

“生气的时候真的不想干了，可静下
心来想想，这些老人无儿无女，都是可怜
之人。再说，相处时间长了，我们之间也
有了感情。”

杨德银把最近的 10个新年、中秋、
以及每个原本家庭团圆的日子，都贡献
给了幸福院。10 年陪伴，不善言谈的
他，用点点滴滴的行动，把最长情的告
白给了老人们，自己也从知命之年即将
步入古稀。他说：“有时候我想，也许我
会在幸福院干一辈子，这就是我未来的
归宿。”

晚年生活更有尊严

10 年来，共有 18 位老人入住幸福
院。开始不收费，后来每人每天收 10元
钱。这 10元钱包括老人们的一日三餐、
衣食住行。

“在村子里生活，成本不高。村里的
天宇机箱厂有个蔬菜园，每天给幸福院供
菜，又省了一大笔开销。”杨德银说，幸
福院后来决定收费，既出于良性运行的考
量，也充分考虑到孤寡老人的收入问题。
村里的孤寡老人都有低保，每天每人 10
元钱，不够的村里再想办法补贴，让老人
们承受得起。

记者赶到幸福院采访时，已是下午 3
时。老人们刚睡醒午觉，散坐在幸福院的
大会议室里，下着棋、听着戏、聊着天。

“中午吃的什么？”

“白菜豆腐粉条炖肉，芝麻酱浇茄
泥，又软又香！”

赶来陪老人们聊天的年轻村民说：
“当初李大爷刚来幸福院，说啥也不洗
澡。现在，几天不洗就不干，成了幸福院
的卫生标兵！”

李大爷听了，睁开眯缝着的双眼说：
“快别提当初了！那会儿我把咱们院长气
得直哭。杨院长，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
跟你赔个不是！”

杨德银连连摆手：“老哥哥，不用！
真的不用！”

10 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
惯。幸福院中，每个老人都改变了很多：
从来不叠被、不洗脚、不洗澡的，变得爱
干净、讲卫生了；原来一说话就带脏字、
爱吵架、爱发火的，开始讲起了文明礼
貌，脾气也变得温和起来；原来不合群、
不爱说话的，也变得开朗起来……老人们
悠闲地在幸福院里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提倡尊老、助老、爱老、敬老、陪
老，是王维屯村的村风。10年来，老人
们在这里感受到晚年生活的尊严，有的人
甚至选择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村
党支部书记杨宝良说：“我们所做的一
切，就是希望鳏寡孤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
晚年生活。”

老人们在幸福院里老有所养老人们在幸福院里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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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早期共产党员莫子镇

五四时期
参加学生运动

按照以往资料， 1901 年，
莫子镇出生在吴桥县莫家场村一
个地主家庭。 1921 年 （另说
1920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
学堂，在这里，加入进步团体，
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然而，1919
年 7 月 6 日出版的天津 《益世
报》 告诉我们，早在 1919 年，
莫子镇不仅已在天津，而且已是
学界代表，提出了游行讲演法。
这篇报道，把莫子镇参加学生运

动的时间，一下子往前推了好几
年。

时光倒流回 1919年春夏之
交，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
革命火炬。消息传到天津后，直
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天
津率先响应。邓颖超、郭隆真、
刘清扬、周恩来等进步学生决
定，联合天津女界开展一系列的
爱国运动。5月25日，他们发起
成立了天津第一个妇女救国团体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
扬是会长，李毅韬是副会长，邓
颖超等是评议委员，王天麟是总
务委员。

1919年 7月 6日《益世报》
上的这篇报道，就提到了天津
女界爱国同志会总务委员王
天麟。以下是报道的内容：

“各界联合会于昨日下午 3 点
讲演科开第二次例会。女界
王天麟君报告女界讲演，除集
会讲演外，须有家庭讲演。已
自西门内起按户讲演，听者异
常发达，感情尤挚。其计划拟
由西门而东门，由南门而北
门，分五组出发。时间系星期
二、四、六下午 3点以后。学
界张伟斌代表莫子镇君报告
现又适用游行讲演法，并提
议拟暑假赴各县讲演，请评议
部筹款，并由会呈请省长发给
护照……”

在《益世报》报道的这次
例会上，王天麟作为女界代表
参加了会议，学界代表是莫子
镇，但他没有参会，而是由张
伟斌代表他发言。按照出生年
份推算，此时他只有 18岁，正
是风华正茂。从发言可以感受
到，像电视剧《觉醒年代》里展
现的热血少年们一样，莫子镇追
求自由、刚毅爽直、怀着一颗赤
子之心，想要唤醒危难中的旧中
国。

《吴桥县志》里的
莫子镇入党时间

莫子镇的入党时间，直到现
在依然成谜。刘晓说，最近翻阅
1992年版的《吴桥县志》，其中
记载莫子镇是1922年入党。

“这是现在看到的比较官方
的说法。但是，这一说法是否有

什么史料来源，就不清楚了。”
他说。

按照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关于莫子镇入党时间问题，有三
种说法。有人认为他是 1926年
入党，因为在那一年，刘格平以
中共天津地委特派员的身份，到
津南各地检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建设工作。当时，他带了一
份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就有莫子
镇。那一年，吴桥第一个党支部
——莫家场党支部成立，隶属
中国天津地委，莫子镇任支部
书记。第二种说法，认为他是
在 1924 年前入党。这一阶段，
他在新中国革命青年社天津分
社从事秘密活动，因为干劲十
足，刚猛勇毅，还曾被捕入
狱。新中国革命青年社是李大
钊领导的北方区委党的外围组
织。莫子镇被捕后，经组织营
救出狱，为转移敌人视线，被
派往日本留学，1925 年回国，
一直在吴桥农村秘密进行党的
活动。人们认为，他是在加入
革命青年社前后、被捕之前入
党的。第三种说法，就是《吴
桥县志》 上的 1922 年入党一
说。之所以有三种说法，是因
为莫子镇的入党时间直到现在依
然缺少确凿的史料证明。

七七事变前成立
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

另 外 ， 刘 晓 还 在 1936 年
《国报》第 149期的报道中，发
现了另外一条重要线索：“河北
省吴桥县农会发起组织‘全国人
民国防后援会’。向全县人民发

出查封日货、募捐现金、支援前
方将士、集资购枪，抵抗日军入
侵的公告。办事机构在吴桥县
城，张国基任主任，莫子镇任副
主任。至十二月底结束，历时四
个月。”

以往的记载显示，1937 年
七七事变后，8月，莫子镇团结
地方士绅张国基等人，在城关组
建抗战后援会并出任副主任，向
全县人民发出查封日货、募捐现
金、集资购枪、准备抵抗日军入
侵的公告。《国报》的报道，确
定了后援会的名称是“全国人民
国防后援会”，时间在 1936年 8
月至 12月底，比现有的记载提
前了一年。

刘晓还介绍，听人提起过莫
子镇曾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一
事，但都语焉不详。直到他在
《吴桥二十一年份行政报告》
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提倡
各乡镇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
查农村合作为改善农民生活发
展村经济要图，本县奉实业厅
令催促提倡。本县自奉令后，
即将各项规程发交各区及农会
积极提倡。本年十二月间，曾
有本县第五区公民莫子镇等呈
请在莫家场组织农村信用合作
社一处，请备案许可等情。当
经本府将该社章详核后，即行
发给许可证，并令从速组织。
此亦本县合作社事业首创第一
次也。”这说明 ， 1932 年 12
月，莫子镇向吴桥县政府提出
在莫家场创办农村信用合作社
的事情。政府不仅认可了这一
做法，还在吴桥各地推广开
来。

随着对莫子镇寻访研究的深入，吴桥文史学者刘晓拿出了更有分量的史料证明。这些材料，向我们还原了一

个更为真实的莫子镇——

参参加加五四五四运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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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国报》报道莫子镇成立全国人民国防后援会。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日前，沧县捷地回族乡
捷地村村民张金海，向沧州革命军事馆筹备组捐赠
了他们家世代收藏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救国捐”。
这些展品将在沧州革命军事馆展出。

8月 20日，《捷地发现抗战时期“救国捐”》
经本报报道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献县女作家王
小丫与记者联系，表示要采访“救国捐”收藏者张
金海，探知更多渤海回民支队的故事。《北京日
报》记者也联系本报记者，表示要报道这件事。沧
州革命军事馆筹备组负责人孙福军得知此事后，专
程来到张金海家中，仔细查看“救国捐”，并动员
他捐出来，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于是张金海捐
出了家中珍藏的 7张“救国捐”，以及“救国捐”
主人、爷爷张太和的画像。筹备组为他颁发了捐赠
证书。

据悉，沧州革命军事馆由沧州军分区今年1月
在青县投入建设，9月底开馆。该馆展厅1525平方
米，系统展示沧州革命军事历史，建成后将成为我
市红色文化传承基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金海今年 69岁，土生土长的捷地人，从小
在运河边长大。他说，这些“救国捐”都是爷爷
张太和（有的“救国捐”写成“张泰和”）当年
为八路军及渤海回民支队捐款捐物后的凭证。张
太和当年在运河边今捷地渡口大桥附近开有“天
利号粮栈”，渤海回民支队队长刘震寰曾在粮栈当
伙计，并以此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张太和与中国共产党沧州的早期领导人刘格平、
刘子芳都有亲戚关系。他痛恨日本鬼子，先后卖
了很多地筹钱买了各种物资，资助抗日部队。有
汉奸告密张太和暗通八路，恰巧被在日军处做饭
的本村厨师听见了，他马上偷偷告诉了张太和。
张太和沿运河泅水而逃，躲过了一劫。他介绍，
当时张家全家都在秘密为抗日做事。家中的女人
们为抗日战士做军鞋，十几岁的父亲秘密运送抗日
物资。父亲曾跟他说，当时他骑驴，鞍子下藏着手
枪、子弹，或者其他物资，通过日本鬼子的炮楼和
岗哨。因为年纪小，不引人注意，他一次次机智地
化险为夷。

张金海家中原本有不少“救国捐”，开始没太
重视，丢了不少，剩下的7张，也因年代太久而磨
损严重。筹备组将这些“救国捐”带回后，请专家
一一甄别，如今已辨认出“救国捐”上所有的印章
及内容。筹备组负责人孙福军介绍，这些“救国
捐”内容丰富，捐的东西五花八门，除了钱，还有
草帽、汗巾、日光皂等，生动展现了抗战军民的
生活环境，对了解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游击队克服
困难、艰难抗战，以及抗战军民团结一致抵抗侵
略等，有重要意义。

收藏人无收藏人无偿捐赠偿捐赠

抗战抗战时期时期““救国捐救国捐””由由
沧州革命军事馆收藏沧州革命军事馆收藏

本报讯（齐斐斐 金洪松）沧县大官厅乡赵官
村西北角有一片空地。青沧战役时，这里曾驻扎着
战前医院，很多烈士牺牲后长眠在这里。74 年
来，村民们义务守护着烈士墓。

87岁的村民赵炳凯介绍，1947年 6月 13日，
青沧战役爆发，因为距离战争地点较近，且在枣林
深处，隐蔽性较好，赵官村被确定为战时前方医
院，位置在村西头赵树发家中，伤势严重的全部在
村里救治，伤势轻的被转移至河间行别营的后方医
院。老人说，当时医生有限、伤员很多、药物匮
乏。从前线抬下的伤员都是重症，大部分需要截
肢，那时候没有麻药，战士们强忍着剧痛截肢，很
多战士支撑不住，当场牺牲。

82岁的金玉良说，村上的金家坑和庙台子坑
里的水很多，妇女们将伤员用过的铺盖泡在里面，
再洗好、晒干、重新做好，由指挥部发给伤员。铺
盖上都是血，大坑都被染成了红色。烈士牺牲后，
木工王树明带领年轻力壮的村民砍树做成棺木，装
殓好后，再抬至村西北角安葬。

76岁的张宝起说，埋葬的烈士一排排有序安
葬，有人用木头牌子写好每个烈士的名字。沧州解
放后，村民李登州每年制作木头牌子，用毛笔书写
烈士名字，再将木质墓碑安放到每位烈士的墓前。
张宝起和村中的孩子们都为烈士写过墓名，这一做
就是 20多年。后来沧州烈士陵园建成，民政部门
将部分烈士遗骸迁移至陵园内。剩下的烈士墓仍有
不少，村民们这些年仍然继续守护。

赵官村赵官村村民村民7474年年
义务守护义务守护青沧战役烈士墓青沧战役烈士墓

本报讯（杨静然）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中华
武术历史悠久。近日，我市武术名家郭延波家中迎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独流通背拳代表性传承人孙金生。他们以武会友，
意在传承，备受沧州武术界关注。

几天前，开发区兴业路旁的一户民宅里，一场
武术交流会悄然举行。击掌、出腿、三绝掌……孙
金生的一招一式虎虎生风，有板有眼。

年近七旬的他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独流通背拳、独流苗刀传承人以及天津市静海
区武术协会常务副主席，在一次武术比赛中，结识
了同样习练通背拳的沧州武师郭延波，二人曾相约
要一同切磋武艺。于是，便有了这次见面。

这次见面，也吸引了市区多名武术爱好者的参
加。

“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武术在强体健心方面的
作用，保护好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郭延波说。

天津武术传承人天津武术传承人
沧州沧州““会师会师””


